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後官場現形記
第四回  趙青雲默識宦譜　餘寶光偷填官憑

　　話說趙青雲自從幫著王三太爺出來應酬，交識了吳城鎮上這一般文武官府，只見他們出必轎馬，衣必錦繡，食必山珍海饈，居

必大廈高樓，前擁後衛，一呼百諾，烘烘烈烈，真個是享不盡的榮華，受不完的富貴。心上想著：人生在世上總要顯親揚名，做一

番事業，像他們這些人方不愧為男子漢大丈夫。我今日雖然承王三太爺另眼看待，與大眾伙計不同，就是將來把這大管事的位子讓

給與我，弄到後來，還不是一個王三太爺罷了。挨門旁戶總不是個事，總得要打自立的主意才是正經。把這個念頭便成日成夜地存

在心坎上，自己打起如意算盤。有一日，在街上看見新到任的參府遊街拜客，回來便在王三太爺面前連口連聲地稱贊說：「是這位

新任參府，相貌魁梧，配上紅頂花翎，蟒袍補褂，騎在馬上儀表堂堂。前頭一對一對的親兵，頭紮包巾，身穿號褂，馬後跟著一群

水晶頂帶貂尾的伴當，挺胸凸肚，耀武揚威。看這位參府年紀不過三四十歲，憑什麼本事就做到這麼大的官？真是福氣呢！」王三

太爺道：「你羨慕他不？」 青雲道：「 我想他能享受今天這個福，不知以前打仗受了多少苦。常言道：『只見和尚打齋，不見和
尚受戒』。我們空羨人家的眼前富貴，也要知人家的富貴是由辛苦得來的。如若不是拼著命去衝鋒打仗，那裡換得來現在的風 光。
」 王 三 太 爺 道：「你能知道富貴是由辛苦中得來的這句話，就可見你的志向。要說這一伙紅頂花翎的老爺大人全是辛苦換來的榮
華富貴，那也未必盡然。自從長毛作亂以來，除湖湘子弟不算外，單就我們安徽省皖北一帶，說起來從軍打仗的也不弱，是湖南保

舉的提鎮。參游成千累萬，平靖之後，皇上家那裡用得完許多，這就要論命中有幸、有不幸了。有幸的，論功行賞，封妻蔭子，放

實缺，當總統，又升官，又發財，一帆順風直往上爬。剋扣兵士的糧餉，擄攫百姓的銀錢，置田買產，建屋修房，一輩子享受不

了。不幸的，雖然也是論功行賞，封妻蔭子，就是不得實缺去坐，沒有統領去當，懷裡偌大一個功名又不好去再當兵。從前在營的

時候，還指望著搶劫過活，承平之後，沒有去搶劫，望著這紅藍頂子，飢的時候當不得飯吃，凍的時候換不得衣穿，遊手好閒不是

流於餓荽，便是驅為賊盜。據我眼裡看的可也不在少數。前頭的汗馬功勞，今日個落花流水，想起來直頭寒心。但是老天不負苦心

人，在他自家當初實受了刀槍炮彈的痛苦，換了一件鏡花水月的前程，固然得不償失，陰消過去。把這一包廢紙，留傳到子孫手

裡，卻變了一張即兑的莊票。這話怎講？原來世界上偏有一種貪得無厭的人，有了幾個臭錢總是賺不夠，更要想他添多起來。或者

是住在鄉下，難免受人的欺壓，想出要不受人的欺，還可以壓人法子。有的捐個監生，有的捐個從九品職銜，戴個銅頂子在頭上，

混充鄉紳。但是這個芝麻前程，只可在三家村裡扛了出來，恫嚇恫嚇黃泥腿，穿草鞋的朋友。若是擱在府縣城中，就不能算件什麼

東西。人為萬物之靈，就有人挖空心思，別開生面，想出新法，訪求同姓中有從前衝鋒打仗，保舉功名過的，獎札功牌，花上十

兩、二十兩銀子，向那家買了過來，把自家名字改換了那死鬼的名字，再花上本錢，一道一道衙門打通進去，就可硬梆梆地出來。

碰著錢力大，時運通，一樣地放實缺，當統領，賺元寶，誰敢說他個不字？你方才羨慕的這新任參府，年紀不過三四十歲，就做到

這麼大的官，你還當真個他衝過鋒，打過仗，掙來的嗎？你須知道衝鋒打仗的是一個人，這耀武揚威的是一個人，不知道他花了幾

個錢買的軍功保札，頂上名字，七鑽八鑽得了這缺來做。但是武營中，十有七八成是這樣子，卻不只他一個。大凡冒名頂替的，都

是死的名字，故有個綽號叫做『 鬼接頭』。」 青雲聞聽，微微點首，又接著問道：「三太爺，這個話才把我的疑團打破了。我起
初心裡著實地有點猜疑他們是天神下界，不然怎麼會年輕輕地就立了這麼多功業，保舉這麼大前程呢？照這樣說起來，這名器就不

足貴重了。還有現任的二府年紀也不十分大，看他出來打的官銜牌並不是什麼三考出身，卻有什麼軍功，賞戴花翎，這些字樣自然

是也在戰場上立過功的了。如沒立過功，怎麼能有軍功的銜牌。但他坐著轎子裡頭，文謅謅的樣子，要叫他去見了賊，恐怕跑都來

不及，那裡還有膽量去打仗。未必官場中的人物全是『 鬼接頭』 不成？」 王三太爺道：「你休要胡說，提防惹亂子，這冒名頂替
是最乾禁例的，官場中事是紙糊老虎，不要穿破，穿破可了不得，上上下下的，叫『睜著一隻眼，閉著一隻眼』 罷了。若要文官能
替國家出力，像曾文正、胡文忠、李中堂，數得出幾個，其餘的還不是依親附戚，人情用事嗎！無福的戰死沙場，有福的收功帷

幄。就是功名保到極頂，問他看見過打仗是什麼樣兒，我怕十個人裡頭回答得出來不過兩三個人，甚而至於打仗的地方在南邊，建

功的人在北方，隔著十萬八千里，連賊的影子夢都夢不見，還說打什麼仗，建什麼功，無非是靠著人情、財力、運氣三項去欺騙那

一個皇帝老子。那賞戴花翎在從前原是朝廷想的法子來哄騙這些拼命要體面的人，非有軍功，非有特恩，不能把這孔雀尾巴栽在頭

上。近來開了各項捐輸，只要有錢，要戴什麼就可以買什麼戴，也就不稀罕了。不過拿錢買的，不好寫出買戴花翎，仍就打那賞戴

花翎的招牌，其實賞字與買字的字體也爭差不多，賞字頭上多個小帽字，反不如買字大方呢！我想二府大老爺的軍功賞戴花翎，八

成是捐輸買戴花翎，不過照舊寫法罷了。你疑惑是『鬼接頭』可弄錯了。然而天下的事無奇不有，自武邊變了『鬼接頭』 的戲法出
來，可以發財榮身。文邊的思想更靈，也有人想出新法，真是無獨有偶。常言道：一兩黃金四兩福。這黃金是要有福氣的方載得

住，可見這黃金是一件最勢利的東西。人人心上愛他，個個心上想他，有的開典當，有的開票號，以至茶商、木客、鹽販子，無非

事事在他身上盤算，但總是先要下一注大本，方能獲得些微利，想一口氣賺個十萬八萬卻有些難。自從開捐以來，生發出這件一本

萬利的生意，誰不爭先恐後趕著去做。這又要應著大家迷信的一句『有命沒命』 的話了。有命的，一篷風走到老來，有名有利，一
世牛馬，萬代公侯。沒命的，巴巴給給，弄得一顆頂子戴在頭上，蹭蹭蹬蹬，顛顛倒倒，好不容易盼到剛要出頭的日子來了，卻七

病八痛，九死一生模糊過去，後代兒孫捏著不中彩的一張白鴿票，望著他，哭說：『你老人家何不留幾個錢下來，與兒孫吃飯。要

捐個勞什子，到如今弄得人財兩空。』可憐那薄命冤魂一靈不泯，飄流浪蕩，要尋著一個替代，一來借人的生氣發揚他的生前苦

志，二來為兒孫收回幾文衣食之資。每年清明寒食，空見別家墳上紙錢麥飯鬧個不了，獨有自己一個土饅頭，冷冷淒淒，埋沒荒

草。踏青的人還要饒舌說：『是這一堆土底下定是做多了絕子滅孫的事，你看連祭奠的人都沒一個。自家果然做了一天官，落得生

人笑罵，也還值得。奈何花了雪白的銀子出去，一些銅屑子都沒換進來，人家還說是做多了絕子滅孫的事。陰陽隔界有話難說，徒

自嗟怨一回。神差鬼使恰巧就出了有命無錢，有才無力的人來，耳朵裡刮著一處什麼缺，選了某人，本人卻在籍病故。家中的人不

知道做官的死了是要在衙門裡稟報身故的，沒有稟報，部裡還當是這個人沒死，久不領憑赴任，就有文書行查下來。這有命的人得

了這機會，打聽死的人與本身年貌相同，又是一姓，馬上托出人來與喪家商量，頂上這個名字出去。喪家留著廢紙無用，樂得賣幾

個現錢，兩得其便，成了交易。這種事情雖不及武邊的多，然卻不能為少。據我知道的，廣西□□縣、山西□□縣、江西□□縣，全是
這個把戲，他們卻不叫『 鬼接頭』，另外有個名字，叫『飛過海』。」　　趙青雲聽王三太爺說了許多的故典，一一記在心中，回
到房來，又從頭至尾在心裡默記了一回，便上牀安宿。翻來覆去睡不安頓，重新起來，披上衣服，靠著枕頭，不覺迷迷糊糊地有人

引他到一處地方，好似城隍廟一般。兩邊卻沒有塑那些牛頭馬面，當中擺著一面其大無比的銅鏡子，猶如水銀一般，通明透亮，照

見自己，並不是現在的衣著。頭上戴的藍頂花翎，身上穿的蟒袍補褂，好不詫意。難道我趙青雲做了官不成？不然那裡得這樣榮耀

的穿戴？正在疑惑不定，旁邊突地有一個人趕著一隻山羊跑來，將頭在身上一撞，那個尖而又彎的羊角穿入腹中，哎喲一聲驚醒。

原是靠著枕頭上打盹，心上還是亂跳，出了一頭冷汗，用袖子揩乾，仍脫去衣服睡下。猜來猜去，不知這夢是吉是凶，一直看見窗

子上顯出魚肚白顏色，方才朦朧睡去。次早起來，雖覺著身上有些困倦，仍是強打精神，辦號裡正事。而心窩裡頭卻一刻沒有空

閒，千思萬想，忽然如有所悟，便寫了一封信，寄到桐城與他伯伯。等到回信來了，去在王三太爺面前說是：『他嬸娘在家害病很

沉重，姪兒自小蒙嬸母撫育長大，現在聽見說患病利害，要想告一個月的假，回去看看嬸娘』。王三太爺雖然是離青雲不得，無奈

青雲說省視嬸娘的心切，不好拂他孝思，只得應允，叫他看了嬸娘的病，如好些不要緊，須要早點回來，不可盡著在屋裡耽擱，曉

得我是一日離不開你的呢！青雲滿口答應，歸著行李，辭別王三太爺，轉回桐城，此一去，真如張僧繇畫龍破壁飛去。

　　話分兩頭，如今且說江南一個餘通判，名叫寶光，也是安徽人，少失父母，依靠著外公。他外公是個候補知縣，自從到江南省



一來，沒有當過一回差事，光景甚是為難，車馬衣服，不但講究不起，就是那一日三餐，不是有了上頓，便沒有了下頓。官場向來

講勢利的，只有錦上添花，那有雪裡送炭，誰還肯來周濟他。外公也就守著「 君子固窮」 的一句書，堅忍耐守，憑天吩咐。你想
他外公窮得連飯都吃不飽，那裡還有錢來請先生教外孫讀書，只好由著他遊手好閒，飄流浪蕩。少年人知識初開，性情未定，失了

教育，還有什麼好事幹得，未免有些不三不四的行徑。有時鬧到他外公面前，不過打一頓，罵一頓罷了。鬧到後來，越不成事，他

外公氣得沒法，只是不准他出門，關在自己身邊，逼著他讀書認字。也是天無棄材，經他外公逼緊了兩三年，居然能夠提起筆來作

那似通不通的文章。他外公也就很喜歡。只可憐薄命的女兒早亡，留下這一點精血，總想慢慢培植他出來，這也是人之恒情。無奈

官運蹭蹬，東托人情，西托人情，好不容易得了一個勸辦捐輸的差事。這差事又沒有薪水可支，只有十幾兩銀子的夫馬費，全靠捐

的款項多，有個五釐頭回扣，正名字卻叫「 五釐經費。」 將來有個循常保舉，如勸捐巨款，還有一個特別的優獎。他外公奉了這
差委，轎也不坐，馬也不騎，省出夫馬費來做公館的校過，勤勤懇懇，逢人說：「項辦了幾年，除去完賬贖當之外，也還積下了個

千兒八百銀子，存著箱子底下，預備日後沒差事時的用度。」餘寶光幫著他外翁填填實收，收收捐款，他肯遇事留心，把一本捐例

竟看得滾瓜爛熟，橫讀倒背。凡有生意上門，捐生開口說要捐什麼，他可不翻捐例，隨口應答。某項若干，某項若干，分釐毫忽，

查對刻本章程，一絲不錯，他外公因此更加愛憐。

　　一天捐輸總局忽然行下一角公文，為的是限期已滿，通飭辦捐各員，將經手勸捐各項實收銀錢造冊掃解總局，以便匯齊咨部請

獎。他外公奉到札文，即趕緊造冊報銷，所有勸捐的款項已是陸續批解上去，現在不過找解尾數，所領實收除填用之外，存有多少

張，造具清冊，申送上去。照例請一個尋常勞績，算算收的捐款已過十萬，應該得特別獎賞，是免補知縣，以同知直隸州用。欣欣

得意，便在太太的梳頭桌上，勻了半邊，攤開筆硯，草起報銷稿子，一五一十算所收的捐，共是幾萬、幾千、幾百、幾十、幾兩、

幾錢、幾分、幾釐、幾毫、幾絲、幾忽、幾杪。頭批解過幾千、幾百、幾十、幾兩，二批解過幾萬、幾千、幾百、幾十、幾兩，三

批解過幾百、幾十、幾兩。除三批解繳外，仍餘幾十、幾兩、幾錢、幾分、幾釐、幾毫、幾絲、幾杪，掃數批解無存。一一復算過

了，數目與找解的尾子絲毫不差，折疊放好，又將實收的流水簿翻出，造起四柱清冊，是：

　　委辦順直捐輸委員，江蘇候補知縣，為造報事，今將卑職經募順直捐輸領用，空白實收，開具四柱清冊，呈送憲台，伏乞俯賜

察核，須至冊者。

　　計開

　　舊管無項

　　新收：順直實官捐輸三聯空白實收三千張。

　　開出：填給捐生，順直實官捐輸，實收二千四百九十九張。另造花名清冊

　　實在：實存順直實官捐輸，空白實收五百零一張。隨文申繳

　　敲了敲算盤，大數不錯，又搬出一隻白皮箱來，掏出鑰匙，把鎖開脫，取出剩下沒填的空白實收，逐一檢點，只是五百張，放

好箱內，把裁下來的照根，又從頭至尾數過，統共是二千四百九十九張，對對冊上數目，一些不差。獨有實在項下應該五百零一

張，才合三千的總數，重新把箱子打開，取出那幾本空白實收，先點本頭卻是五本，然後一本一本，一張一張數來數去，依舊是整

整五百張，並沒有零數，便有些毛骨悚然起來。難道數了夾張不成？但這訂現成的，一本是一百張，不能有多有少的。放心不下，

捺住性兒，把所有裁下的照根及空白的實收用心加意地又數了一回，仍然合不得攏。心中好不發躁，想著總是自己數錯了，一而

再，再而三，偏要數他清楚。誰知心裡越急，手下越亂，起初只少一張，數到後來不是少了兩張，便是多了三張，九九歸一，是不

對賬。把個老頭子急得容顏變色，手足冰冷，撅起兩根老鼠須，靠在椅子上氣喘吁吁，兩淚長流。自己埋怨怎麼這麼苦的命，在江

南候補幾十年，好不容易得了這一個差事，巴巴結結當了兩年，公私總算順手，指望銷差之後，得個勞績，署一回缺，弄兩個棺材

本錢回去罷了。偏偏地不料今日要鬧這個岔子出來。這一張實收到底什麼時候少的？又弄到什麼去處？不要裁的時候裁了夾張，便

宜了捐生。若說當時把實收裁了夾張發給出去，這照根應該查得出的，怎麼照根又不錯呢？或者領的時候沒有數清楚，又是我親自

過手的，斷斷不會。左思右想不得了然。正如熱禍裡螞蟻，行動不安。這一張紙沒有價值的，倘然造報出去，缺少一張，皇上家的

事是提起千金放下四兩，如若追究起來，真有性命之憂，想到絕處更一刻不能自容。短歎長吁一回，竟如呆子一樣。還是他太太看

見老爺這副形景，便上前問道：「你因為什麼事急得這個樣兒？」 他道：「太太，了不得了！大禍臨頭，死在旦夕。只對不起你，
隨我受了幾十年的苦，愁鹽愁米，沒有過一天快活日子。我罪有應得，死而無怨，留下這一群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怎麼得了！」 不住
地嚎啕大哭，急得太太摸不著頭腦，不知為的那一門子事，看見這個樣兒當真是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，也就陪著哭了個不亦樂乎。

停了一歇，忍住痛哭，問道：「老爺，你到底是為著什麼事？快明白說出來，大家聽聽，看有法子想沒有？你是急糊塗了。俗語說

是『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』，或者事不要緊，有法子挽回也保不定。你先急壞了，真怎麼了？」 說著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，又嗚
咽個不了。他只是垂頭不答，望著大家翻白眼。太太、小姐、少爺東一句，西一句，偏要他把什麼不了的事說出來，大家好想法

子。他被老婆、兒女逼不過了，嚥了一口氣，方才一五一十把數實收合不成數，缺少一張的事說了出來。太太接口道：「我怕是什

麼大不了的事，原是為著這個，有什麼要緊！」 他道：「你婦人家曉得什麼！這比不得別的東西，缺少可以賠得出的，這是無價之
物，倘若誤裁發出，別人得了去，填個道台，或是填個大花樣知縣，銀子就是上萬的數兒。總局是公事公辦，這一筆巨款就要著落

在我身上。我一個窮候補，怎麼賠得起！雖說賺積了千多銀子，拿出來補平色都不夠。這還是小，倘若是有人陷害我，在上頭說句

閒話，追問起來，更是不容分辯的。加我個捐輸舞弊罪名，那就可重、可輕，至輕也是個出口。我偌大年紀，還能到新疆、黑龍江

去走一趟嗎？」 說著又不住落下淚來。太太聽了有這樣的事，不由得也痛哭不了，抽抽咽咽地叫兒子、女兒：「你們去替爹爹仔仔
細細再統統數一數，不要你爹爹急昏了，數差。」 說著自己也站起身來，帶著兒女們分頭地數去，鬧得一片。還是只有二千四百九
十九張。太太眉頭一皺，叫聲：「 老爺，你這件事從沒有經過別人的手，自辦起頭一直到現在，都是你公孫兩個。叫寶光來問問，
不要他弄錯了。」 便吩咐老媽子，喊外孫少爺來。老媽子出去，一刻回來說：「外孫少爺打早起出去，連午飯都沒回來吃。」太太
道：「叫王福去找他回來。」這裡少爺、小姐把一些實收歸好了，扶著老爺上牀躺下。

　　等到二更多天，寶光在外頭吃得爛醉回來，在外公房裡打個照面，躲到廂房去睡覺。太太看見他臉上像關老爺，一步三跌的，

還能夠問他什麼。心中又氣又急，一言不發，由他睡去。等到明天再問。提心吊膽地扶侍老爺，生恐怕又鬧別的故事。一夜到明何

曾閉眼。等到第二天天才亮，就叫老媽把寶光喊起來，問他：「可還記得填實收的時候，有沒有裁出夾張去，現在數來數去，總是

少了一張。你公公急得這個樣兒，昨天鬧得天翻地覆，你到高興出去，灌了一肚子黃湯回來躺屍。快想想，如果記得出來，那怕花

幾個錢，向那人買回來。」寶光睖了一睖道：「等我想想。」 又道：「 誤發出去，想取回來，怕不容易呢！」太太道：「救你公
公要緊，拿錢不上算罷了。」 寶光道：「 婆婆打算出多少錢？」 太太道：「那還有便宜我們的。多則千八百，少則三五百。只要
對數兒，讓你公公平安無事銷了差，我沒錢，當賣都說不了。你不要盡著說閒話，快些想呀！」 寶光點點頭，不慌不忙走上前來，
跪在他外公跟前，雙手抱住外公的腿，未曾說話，先流下淚來。他外公、外婆還當是他誤裁夾張出去，要求寬恕他的疏忽。太太

道：「你不要這樣。你果真是裁出夾張，只要記得清楚是發給什麼人，我們去央求他，或是花錢買回來。」寶光搖搖頭，又叫了一

聲：「 我的親公公，想外孫三歲失母，四歲喪父，若不是公公、婆婆撫著，那裡能夠長得這麼大。外孫千不好，萬不好，總求公公
婆婆看著死的父母面上，外孫有句話，總求公公、婆婆許允了外孫才敢說。」他外公道：「有什麼話快說，我總可以答應你的。」

寶光道：「公公答應就是外孫的萬幸。」太太急道：「答應。你說罷。」寶光拭乾眼淚說道：「 就是公公缺數的一張實收，一不是
公公數錯，二不是裁了夾張，實在是外孫心裡想著，今年已經是上二十歲的人了，一事不成。公公若大年紀，外孫不能盡點孝道，

還要累著公公吃穿，問心著實不安。千思萬慮，無計可出，看著三親四戚個個爭利成名，一不經商，一不作賈，都是在官場中生發



出來。外孫自己度量自己文提不起筆，武開不開弓，作農無田可耕，經商無本可墊，只有做官這個把戲，自己還可以耍得來。公公

現成辦著捐輸，是外孫一時荒唐，填了一張通判實收，雖然沒有稟知外公，然外孫卻有一層用意。現在天天在外頭忙碌，正為張羅

引見的款子，原想引見到省，混一兩個差事到手，先把這筆捐款歸上。不料捐輸限期不早不遲，又要滿了，立刻造報，使外孫措手

不及，連累公公著急。」 說著便在懷中掏出實收呈與他外公。年貌、三代、履歷、官職皆已填得現現成成，核計數目，卻只有一千
多銀子。他外公看見這一張實收，哭又不是，笑又不是，一張癟嘴合不攏來，頭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突出，只管望著寶光。寶光又含

著淚說道：「外孫這事已是出之萬不得已。外公有恩在先，總要求終始成全了外孫，將來有出頭日子，飲水思源，總不忘了外公。

」 太太在旁說道：「寶光，你做事也太冒失了！可憐你公公辛辛苦苦，辦這回捐輸，能有幾個錢多餘？就是你要捐官，也得先同你
公公商量商量。你公公就是你一個外孫子，自奶抱裡撫了這麼大，眼巴巴地望你成人。捐官是正經事，沒有不答應你的，你偷雞摸

狗的脾氣，到大不改。你知道填了實收去不要緊，禁不起把你公公急殺了。他若大年紀，倘然急出了個三長四短，可怎麼了！」寶

光低聲下氣朝著太太高一聲婆婆，低一聲婆婆，喊了個親熱蜜甜：「 千差萬錯總是外孫該死。既已填了，悔也悔不轉來，還要求公
公、婆婆看破點，譬如當初誤裁給人，現在拿錢問人家懇情，還保不住買得回，買不回，率性成全了外孫，將來好好孝順你兩位老

人家。」 太太氣憤憤地還在那裡訴說，他外公那邊歎了一聲長氣說：「 太太，你也不必同這畜生嘔氣了，算是我前世少欠他的，
今世該還他這一千多銀子的捐款。划算我這幾年餘積下來的，差不多也彌補得上，只當沒有當這差事罷了，就成全他的功名，也不

必再多說了。」寶光聽見他外公這樣說法，猶如奉到九天綸音一般，不住地磕響頭說：「 公公，婆婆，有這樣大恩，外孫今世報答
不上，下世變狗變馬都要報的。」 他外公說：「寶光，你現在雖然官是捐了，還要引見費同免捐、免保舉二項，也得二三弔銀子，
我可不能再替你想法子。你人大志大，我這裡也不能再容留你，你快快去，自己乾自己事，能引見出來，好好地做去作，興還有見

面日子。如若仍舊是這樣，沒有長進，可永世不要見我的面了。」 回過頭去與太太說話，再也不來理他。寶光磕了頭起來，搭訕著
卷了行李，自己去了。太太埋怨著老爺道：「寶光這孩子都是你平常嬌縱慣了，今天好，拿你這老命來弄著玩兒。這一去，我看他

成則為王，要敗就不可問了。」 老爺道：「 我何曾嬌縱他，不過是可憐前頭太太，只生了他媽一個，又偏偏短命死了，就留下這
一點真血肉。他自家心想作官，也是他狗運，碰著這個機會，落得成全他，就是把他立斃杖下，也是枉然。太太你也不要再提起這

事了。」 太太冷笑了一聲，也不往下再說。要知餘寶光向哪裡去，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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